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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使命的

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物

康铉承近期有幸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
蒂夫·米安。米安教授认为，从道德角度来
看，弥合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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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

有人嘲弄说，这就是千禧一代的特点：美式酪梨

吐司和价格不菲的拿铁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经常

要靠借钱度日。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公共政

策和金融教授阿蒂夫·米安（Atif Mian）认为，在

现代，一个人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不能算是挥霍。相

反，他认为，过度借贷恰恰是经济体系因贫富差

距不断扩大而扭曲的证据。

米安说：“这似乎表明，现代经济对信用的依

赖已经过度。我们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为什么会发生。”

这位 44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设法从新的

角度来说明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对债务过度依赖。

在这个过程中，他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分析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在他和

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米尔·苏菲（Amir Sufi）

于2014 年合著的《房债》（House of Debt）一书中，

他们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大衰退”。正是凭借这

本书，米安于当年入选 IMF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 25 位年轻经济学家。

两位作者分析了海量数据，并从中发现偿债

能力最差的借款者的家庭债务大幅增加，这加剧

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本

书中，他们认为决策者犯了错误，将过多的精力放

在银行系统和救助银行上，而不是借款者身上。

苏菲说，他们的研究有助于 IMF、美联储、

英格兰银行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和以色列的央行更

加重视家庭债务问题。

自本书出版后的五年间，米安和苏菲扩大了自

己的研究范围，将着眼点放在家庭债务和经济不

平等上。在近期的研究当中，他们把 1980 年以来

不断恶化的家庭债务与超级富豪的崛起联系起来，

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与巨额财富的集聚息息

相关。巨额的财富使经济系统充斥着宽松的信贷，

而这种信贷只刺激了消费，无法通过实际投资来助

力经济增长。

热衷效率

在很多次电视台采访中，相比起谈吐不凡、语

速很快的搭档，安静而内敛的米安似乎显得有些相

形见绌。但是离开了摄像头，在私下交流中，米安

温和的性格反而令人觉得友善体贴、魅力十足。他

对这门沉闷的学科充满热情，但这种热情却往往

被人忽视，而让他醉心于这门学科的原因是能够

借助其中的知识提高效率。

“我热衷于经济学的原因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

地组织起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效应，这也是我对

经济学的定义。”米安说道，“我认为，经济学是一

个独特的领域，它的研究重点都是类似问题。”

跟米安一起生活了近 20 年的妻子艾莎

（Ayesha）打趣说，他在个人生活中也讲究效率。

他们经常在晚上招待宾客，在这种时候，他对效

率的执着则体现在他十分热衷于“高效地利用屋内

空间”。

她笑着说：“如果有一个三座沙发，他希望沙

发上能坐三个人。可如果这时只有两个人安逸地坐

在沙发上，他就会觉得这样很低效。诸如此类的

小事，他从来不会忘记。”

可如果没有第三个人去坐那个沙发呢？“那么

他的脸上就会露出难过的表情。”

米安接触到经济学纯属偶然。他出生在巴基

斯坦的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是家里的独子，他的

父母都是政府医生。他说，父母本来希望他能当

医生或工程师。由于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他选择

了工科。他的家庭非常重视教育，母亲为了他的教

育搬到了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而他的父

亲仍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17岁那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年轻的米安申

请了几所美国大学，最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

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额奖学金。他说，收到 MIT录

取通知书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最幸运）的事情

之一。”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是米安人生中第一次

探索巴基斯坦以外的经历，也是他第一次独立生活。

尽管他是个勤奋的孩子，但他并不喜欢工科。米安

转而攻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在修完人文学科的

学分时，他意外接触到了经济学。

他发现，经济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解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即自他的童年以来，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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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巴基斯

坦是一个独裁国家，因为暴力、极端主义和国内

宗派间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

米安说：“你可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

难道世界真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暴力不断、社会

分裂？难道不能变得更好吗？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也是我希望能改善的方面。”

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获得数学和计算

机科学的学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一小

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

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他

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银行和治理。接着，他去了芝

加哥大学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直到 2009 年。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担任经济学、金融和国际商务教授。2012 年，他

加入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伙伴

苏菲是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出生在底特律，

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长大。苏菲与米安是经两人

共同的朋友介绍后相识的。这个朋友认为，他们有

着相似的兴趣。据苏菲讲，这种兴趣是“利用应用

微观经济学知识，回答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交叉领

域的重要问题”。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使用微观数据或颗粒化

数据来回答宏观经济问题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

贡献。米安说：“自从我们早期对 2008 年的经济

衰退进行研究以来，这种经验主义方法才真正受

到重视。”

他们的那部著作《房债》正是源于共同的兴

趣。这本书入围了《金融时报》2014 年度最佳商

业图书，尽管最终获奖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认为，这部著作“可

能是2008 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之后最重要

的一本书。”在一篇书评中，萨默斯表示自己赞同

作者的主张：在大衰退期间，我们本应该更加重

视家庭。

在与米安交谈时，我几乎能感到他的工作是

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即对社区或国家的福祉取

决于全体民众是否富庶的坚定信念。他说：“当谈

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

彼此是相连的。”

萨默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在未来有关金融

危机的所有工作中，必须考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

同时，他为当时的决策者进行辩护。

“米安和苏菲犯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常犯的错

误。在这些经济学家中，许多人都不愿意去了解基

于多种考虑而做出的政策选择，而这些考虑并不以

简单模式为蓝本。”萨默斯这样写道。

米安反驳道：“正是这种政治上缺乏胆识和对

严峻局势不了解才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米安和苏菲写道，如果决策者能推动对负债

家庭的救助计划，他们就能更好地管控这场金融

危机。政府决心以牺牲那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家庭

为代价，设法挽救银行。对此，两位作者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

米安说道：“你本可以对银行说：‘我们央行

和财政部现在免费向你们提供资金。你们必须把

这笔钱转给借款者。’”此外，政府本来可以下令

暂停房屋止赎。“没有人能消化掉银行推向市场的

400 万套房子。”米安是通过相关数据才了解到这

个情况的。

他的妻子艾莎说，他最看重的始终是数据，

但也十分愿意接受合理的争辩。他们的两个小女儿

认为私立学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不愿去那儿上学，

于是便跟父亲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艾莎说，米安对此的反应是：“我们不应该送

她们去那里。只要她们有合理的理由，我接受她

们做出的决定。”

米安和艾莎从年轻时就认识了。在米安来到

巴基斯坦向艾莎求婚后，他们在拉合尔正式结婚。

在艾莎的眼中，他的丈夫是一位非常严肃、正直的

人。即使在他 20岁出头还是学生的时候，“你跟他

谈话就好像面前是一位40—45岁的中年人”。她觉

得他们早年的关系“务实”且“实用”。“浪漫姗姗

来迟。”她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他们的女儿（一个14岁、一个12岁）

迎来了一个小弟弟。据艾莎讲，在获得终身教职并成

功出版一部大作后，第三次做父亲让米安非常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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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他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但现在，

他变得更加开明、更易接近。”

贫富差距和家庭债务

米安和苏菲有关债务问题的研究工作集中在

债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步增长的原因及后果上。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 30%。自

那时起，这个数字一直在激增，超过了100%。这

种情况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上演。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探索的元叙述体现了这样

一种观点：在世界各国，最富有的人赚的钱超过了

他们可能用于消费的支出。米安说，剩余的部分不

会用于投资，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用于放贷，达到刺

激消费的作用。

“全球经济目前主要依赖信用创造来催生足够

的增长需求。”他说道。

米安指出，随着经过体系的信用流不断增加，

为了鼓励人们增加借款，利率会不断下调。可当利

率达到历史最低位时，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有限，

这样就形成了当前的流动性陷阱，从而使全球各国

深受低增长的困扰。米安隐晦地暗示道，这种信用

“超级循环”的终结指日可待。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社会

政治影响，包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普遍存在

的不满情绪以及世界各地愤怒的民粹主义，米安

这样说道。

他说：“如今，在贫富差距扩大和不公正越发

严峻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举步维艰。这造成了紧

张的政治局面。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民众都

这么觉得，而且希望能找到答案。”

米安认为，增长不均衡是造成这个信用超级

循环的“根本病因”，从而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剥

夺了社会权利的感觉。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影响深

远。他引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包括

美国的儿童饥饿问题、黑人男性较高的监禁率、基

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较低等。

“如果你是火星人，当看到这种情况，你可能

会说：‘什么？这些人疯了吗？’”米安说，“他们忘

记了自己的数百万民众，而民众一旦团结起来，就

能做出改变，这种潜能是巨大的。他们的做法实

际上是在将民众边缘化。要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发

挥一定作用的话，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目

前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共同繁荣

当米安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他的祖国，

正在掀起一场关于他个人的激烈争论。去年 9月，

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总理伊姆兰·汗任命米安出任经

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尽管米安在国际社会享有

很高的声望，但是他的提名却遭到巴基斯坦国内宗

教右翼势力的猛烈抨击，因为他加入了艾哈迈迪教

派。在街头抗议持续了三天之后，政府撤销了这一

任命。对于期待着能为自己深爱的祖国效力的米安

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他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

在道德信念的激励下，米安在研究中极力主

张经济发展成果要为更多民众所共享。他说，这是

因为经济学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财富是相互关联的。

今年年初，他成为“求索共同繁荣”（Economics 
for Inclusive Prosperity）11位创始人中的一员。这

个由经济学家构成的组织保证要想方设法提出让

全体民众共享繁荣的政策建议。

该组织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虽然繁荣历来

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但‘共同’这个修饰词却

要求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不仅仅是普通人的

利益，而且还要思考广义上的繁荣，包括与金钱无

关的幸福来源，比如健康、气候变化和政治权利。”

他为什么会支持这个组织呢？米安表示：“因

为我们大家都身处‘其中’，无论‘其中’是什么意

思，都关乎大家的利益。”

康铉承（HYUN-SUNG KHANG）是IMF信息交流

部公共事务交流高级官员。

“当谈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
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彼此是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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